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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色列视角浅谈英国“脱欧”对英以关系的影响

钱　程∗

　　２０１６年６月,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给全世界带来巨

大影响.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犹太人的建国过程中,曾经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战之后,英以关系虽历经曲折,却也稳步推进.
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以关系也全面发展.２０１７年３月,
随着英国上院通过“脱欧”法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英国将正式

启动“脱欧”程序.本文将从以色列视角出发,从经贸活动、阿以问题立

场、英国犹太族裔安全问题、军事合作等方面,从以色列的视角逐步阐

述英国脱欧对英以关系造成的影响.

一、前　言

从１９１０年«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英国和犹太人之间便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关

系. 二战之后,英国结束了在巴勒斯坦地的委任统治. １９４８年,根据联合国分

治决议,以色列国建立. 在以色列建国之初,英国由于其在中东地区支持阿拉伯

国家的外交政策,而采取敌视以色列的态度. 英国希望通过排斥以色列,继续维

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 然而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面对来势汹

汹的阿拉伯联军,以色列不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还获得了远远超过联合国分治

决议所规定的领土. 此次战争使得以色列获得完全独立,确保了自身的独立生

存权. 也正因为这场战争,英国认清了以色列建国的事实,不得不放弃其大国思

维,开始接受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逐步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最终,英国

于１９５０年４月从法律上承认了以色列,并与之正式建交. 冷战期间,作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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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营的一员,英国一直以来都对以色列的国家性质表示怀疑;而以色列考虑到美

以特殊关系和英美盟友关系的因素,对英国保持相对克制. 目前,国内学界对英

以关系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两国单纯外交关系的层面上,且具有一定的时限

性. 而２０１６年６月,英国举行全民公投“脱欧”,使得英国顿时成为全世界的“焦

点”,而“脱欧”本身也不可避免地给英以关系层面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本文将从以色列的视角出发,从“脱欧前”和“脱欧后”对英以两国的经济、政治、
外交等各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初步得出结论,并对未来英以两国的关系发展走向

作出一定的预测.

二、英国加入“欧共体”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

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英国虽然结束了在巴勒斯

坦的委任统治,但不甘心退出该地区的政治舞台. 因此,从战争一开始,英国便

向阿拉伯国家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企图将新生的以色列国扼杀在摇篮中. 由

于美国的施压,直到１９４９年１月,英国才对以色列予以承认. 但外交上的承认,
并没有实质改变英国对以色列的态度.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英以双方就以色列参加英美两国主导的中东防御组织进行

磋商. 然而,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会参加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联盟组织,而以色列

对英国实现地区目标方面的承诺也有较大保留. 特别是在约旦问题上的分歧尤

为明显,双方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 在这期间,双方的军事交往也停滞不前,
两国的军事贸易也渐趋停滞.

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６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发起了“苏伊士运河国有计划”. 同

年８月,英法两国开始着手拟定联合军事计划. 该年９月,法国主动与以色列讨

论了联合进攻埃及的军事计划.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认为,没有英国

的参与就没有联合行动. 即使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以色列对西岸的约旦警戒

基地进行报复性袭击而导致英以关系骤然紧张后,本􀅰古里安仍坚持这一观点.
同时,他还敦促法国向英国施压,以使英国同意参与联合行动,且包括保护以色

列免遭伊拉克或约旦的进攻. 在法国的压力下,英国同意与以色列一起参与联

合军事行动,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此次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包括西奈半岛在

内的大批领土. 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以双方的合作并不意味着英国对以政策

的巨大转变,只能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英以双方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双方战略合作的“昙花一现”.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晚期到１９６７年６ 月“六日战争”爆发,英国和以色列相

互联系,密切合作,度过了一个友好的时期. 出于对本国利益考虑,英以双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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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希望避免战争,两国经常协商如何阻止战火在中东的点燃和蔓延. 英国对

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诺或保证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纷纷对亲以的英美西方国家实

施石油禁运和关闭苏伊士运河等制裁措施. 英国遭受巨大损失,为尽快摆脱制

裁,英国转而调整对以政策,英以关系逐渐恶化. “六日战争”之后,英以关系到

达了历史上的冰点. 由于阿拉伯产油国石油武器的巨大威力,使得西方国家遭

受了惨痛的经济损失,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为了确保石油供应,西
欧决定在中东政策上与美国分道扬镳,英以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１９７３年以后,
随着英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下降,英以双方在对方的战略价值开始明

显下降. 在此之后,英国成功地加入欧共体,尤其是１９７６年英国的中东政策逐

步纳入欧共体的整体外交框架,英国不再拥有明显的对以政策. 加之英以双方

在对方的战略价值下降,二者关系渐行渐远.

三、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

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正式加入欧共体,英国的中东政策被纳入欧共体

对外政策的统一框架之中,其自身并没有独特的中东政策. 在这一阶段,英以两

国关系伴随着欧以关系的发展而稳步向前发展. 英国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以

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言人及盟友,自然或不自然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作为同时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两个区域内大国,英以双方在一些涉及国际和

地区重大利益的问题面前经常保持一定的沟通与协调,只是由于欧共体的迅速

发展,以及在９０年代成立欧盟,西欧各国开始“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外交政策逐

渐浮出水面. 承上所言,英国的中东政策也被纳入了欧盟整体的外交政策框架

之中,其本身也并没有针对以色列的特殊的外交政策. 这期间,除了正常的两国

高层互访以及双方在经贸领域开展的一系列经济合作外,并未有特殊的外交政

策. 鉴于篇幅原因,本文对于这段时间英以两国的外交关系不再展开进一步

论述.

四、英国“脱欧”对英以两国的影响

(一)双边经贸活动

２０１６年,英国作出退出欧盟的决定令人震惊. 一时间,全球市场因此损失

了数万亿美元,同时英镑也急剧下跌. 一直以来,以色列企业常常会在英国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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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或者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这其中也包括一些金融技术公司,并
以此作为垫脚石,进而推广他们在欧洲的活动. 长期以来,伦敦证券交易所及其

面向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市场为以色列一些规模不足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初创企

业提供了通向美国市场的另一条道路.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在２０１４年,以色列是英国海外在伦敦上

市最多公司的国家. 从伦敦证交所的首次公开募股数量来看,以色列仅次于英

国.① 仅２０１４年,就有９家以色列公司在伦敦证交所上市,包括 Matomy传媒

集团和Barak资本,而若干以色列企业也在伦敦证交所的二级市场即创业板

上市.
特拉维夫 Aleph风险资本基金联合创始人伊登􀅰休查特(EdenShochat)在

电子邮件中表示,以色列科技企业正面临着挑战. “几乎在每场金融活动中,我

都会听到‘我们将从英国开始,然后再同行欧洲’.”不可否认,英国脱欧后,取消

了护照通行权,将不利于企业在欧洲市场的融资和扩张,这对以色列的科技企业

来说,将会是一大挑战.
英国是 世 界 第 四 大 和 欧 洲 第 二 大 经 济 体. 根 据 以 色 列 财 政 部 的 数 据,

２０１５年以色列到英国的出口总额约为５０亿美元,其中产品占４０亿美元,服务

约占８亿美元.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表示,欧盟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

伴,而在欧盟内,英国则是以色列最大的客户.②

目前来看,尽管英国国内民众以及政党之间对于脱欧存在明显分歧,甚至要

求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但特蕾莎􀅰梅的强硬态度已经表明,英国脱欧将会继

续进行下去. 在“脱欧与否”的争论中,各界对于伦敦未来地位的争论一直甚嚣

尘上,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伦敦,显然是不愿离开欧盟. 而一旦作为欧洲金融

中心的伦敦开始瓦解,将会对英国产生万劫不复的影响. 同样,对于以色列而

言,也将会对以色列的高科技行业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毕竟在欧洲找寻伦敦的

替代者,将会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
因此,从当前局势来看,由于英国还未采取实质性的脱欧措施,也不清楚英

国与其贸易伙伴将作出何种新的安排,其对于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还

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色列和欧盟的经贸关系将受

到冲击. 作为欧盟国家中的主要经济伙伴,英国脱离欧盟,将会极大地影响以色

列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业务. 应该说,不论是对以色列的中小企业来说,还

①

②

参见[以]索珊娜􀅰所罗门:«英国脱欧对以色列经济活动的影响»,«以色列时报»２０１６年６月

２９日.
参见[美]丹􀅰塞诺、[以]索尔􀅰辛格:«创业的国度»,王跃红、韩君宜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１８９　　 —

是对双边的经贸活动而言,英国脱欧对以色列,都将会产生不小的消极影响.

(二)英国在阿以问题上的立场

一方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就被中东事务搞得焦头烂额,迫切

希望能够尽快从中东撤走,借以甩掉这个包袱;但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将自己

经营多年的中东拱手相让,造成了英国在中东事务上的两难境地. 从二战结束、
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以来,一直到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英国一直支持阿拉伯国

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 但在美国的

压力下,英国渐渐改变了之前的立场,特别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的全面胜

利而告结束,改变了英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并使得英国最终走上了亲以反阿

的道路.
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建立之初,就极力寻找保持与中东关系的最佳途

径. 但由于处于冷战期间、两极格局的大环境下,从而导致欧共体的中东政策受

制于美苏关系. 随着２０世纪末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欧洲一体化进程进一

步加快,欧盟成立. 在阿以问题上,欧盟的外交独立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其外交

政策充分体现了它处理国际事务的“欧洲风格”.
欧盟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基本立场主要体现在１９８０年欧洲理事会发表的«威

尼斯声明»,以及历次欧盟首脑会议发表的声明中. 这些文件表明,欧盟对阿以

冲突的基本立场是:在国际社会承认的领土范围内保证以色列人能够和平安全

地生活;同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１９６７年领土内,在民主、生存、和平的基础上

享有主权;领土可以通过谈判进行小幅度调整,耶路撒冷作为巴以共同首都,难

民问题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①

在涉及对以色列方面,欧盟每年向中东提供２０００万欧元,用于援助一些特

别项目. 其中涉及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民间交流项目,以及各自治地区、非政

府组织和专家之间的跨境合作. 同时,欧盟还与以色列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经贸合作与经济援助极大地促进了欧盟与中东的关系,加大了欧盟对中东地区

的影响力. 而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英国,在加入欧共体(欧盟)之后,其中东政策一

直被欧盟纳入整体政策范畴,始终与欧盟共进退. 而此次英国脱欧后,其中东政

策势必会有所改变,在处理阿以问题上,也将表现得更加独立,更有针对性.
英国的主体民族是盎格鲁Ｇ撒克逊民族,其居民多信仰基督教. 然而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随着大批穆斯林移民的涌入,英国的人口构成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① 参见汪波:«中东与大国关系»,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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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约２８０万. 多年来,英国采

取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不仅赋予了少数民族个人的生存权,还给予了他们一定

的政治活动权利. 因此,英国的穆斯林长期以来都对政治事务极为关心. 出于

宗教的认同感,他们特别关注英国对待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策,并试图通过各种

政治参与方式对英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力. 其中,英国

穆斯林对中东事务关注最多的就是阿以问题. 英国穆斯林积极向英国政府表达

自己的意见和诉求,努力使英国政府在处理巴以问题上朝着有利于巴勒斯坦的

方向发展. 为了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英国穆斯林理事会在其网站上明确要

求:“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拆除犹太人的非法定居点,遣返巴勒斯坦难民

等都完全符合联合国决议.”在２０００年巴勒斯坦人民第二次大起义期间,英国穆

斯林理事会为了谴责以色列的暴行和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曾采取多

种方式向英国政府施压. 其中包括:组织英国穆斯林民众上街游行,给英国政要

以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信,与各国政府官员会面阐述其立场等等. 此后,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期间,英国穆斯

林宗教领袖和学者再次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把这次以军的

军事行动称为“大屠杀”. 英国穆斯林理事会还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向欧盟施压,
对以色列实行全面制裁.

不难看出,纵然英国加入欧盟,其中东政策被纳入欧盟的整体中东政策当

中,其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中东政策仍然颇有微词,只是受制于欧盟而无法得到释

放. 此次英国脱欧,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将大大加强,加之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政

治呼声逐渐高涨,英国政府也将不得不考虑这一日渐庞大群体的政治诉求. 因

此,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势必将调整其一贯的中东政策,重新审视其在中东地

区的地位. 加之,当前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各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
英国也将重新审视其中东政策,势必将收紧其移民政策,而这些都对以色列产生

不小的影响,未来或将影响冷战结束后相对友好的英以关系,在阿以问题的原则

立场上,以色列或将失去一个重要“盟友”.

(三)英国犹太族裔的安全问题

一个国家的国内族群的安全问题,本身是一国的内政问题,但若牵涉至犹太

族群,就不单单是内政问题了,一国对待国内犹太族裔问题处理的好与坏,将直

接影响其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欧盟统计机构———欧洲统计局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拥有

６４００万人口的英国在２０１７年为１４０６５人提供了避难保护,而与此同时,很多其

他欧盟大国都只接受了几百人. 另外有统计显示,仅２０１６年全年就有１３０万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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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申请在英国避难.① 这些对英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此外,英国日益

庞大的穆斯林人口不能融入英国主流社会,且他们也一再要求享有与英国公民

同等的权利. 如此种种,都会成为英国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而与此同时,英国国内也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 近些年来,“抵制以色列”

“制裁以色列”在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呼声很高,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关系也

不断受到挑战. 在以色列看来,由于犹太人的因素,英国在欧洲的作用显得弥足

珍贵. 在２０１６年英国公投之前不久,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前往一处犹太人社

团进行演讲,呼吁英国犹太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 卡梅伦的观点很明确:“作为

以色列最伟大的朋友,你们是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继续反对针对以色列的制裁和

抵制,还是希望英国置身事外,对于欧盟内部的相关事务不加干预?”尽管有明确

的表态,但是仍然免不了公投之后的黯然辞职. 加之英国国内大量社会地位相

对较低的穆斯林人口,以及日益涌入的中东难民,将围绕经济水平、宗教信仰、政
治话语权等,与英国国内地位相对较高、生活水平较高的犹太人之间产生一定的

利益冲突,甚至会出现英国内的民族问题,导致民族割裂,社会动荡.
此外,英国脱欧,代表并刺激着欧洲国家内部右翼和极右翼民族主义情绪的

崛起和高涨. 比如法国政党民族阵线、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等都已经宣布将会力

促本国进行类似于英国“脱欧”的公投,以决定是否留在欧盟. 英国“脱欧”引发

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会极大地威胁欧洲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群体,而欧洲国家内

部的犹太人社团,也可能随着各国不断高涨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情绪而陷入威胁,
毕竟欧洲国家历史上曾有过大肆的“反犹”浪潮. 而英国国内犹太族裔的安全问

题,必将引起以色列国内的高度关注,如何处理好这一特殊族群的安全问题,不

仅仅是英国的内政问题,也将深刻地影响着两国外交关系的走向.

(四)双边军事合作

英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最早可追溯至以色列建国前. 在«贝尔福宣言»发

布之后,英国便向“哈加纳”“伊尔贡”等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轻

武器等军火,为早期的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为以色列建国提

供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以色列建国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于英国在阿以问题上采取敌视以

色列的态度,英以双方的军事交流踌躇不前. １９５３年,英国先后拒绝了以色列

关于购买５０ 辆谢尔曼旧 式 坦 克 和 百 夫 长 中 型 坦 克 的 要 求. １９５８ 年 之 后 至

① 任华:«中东因素在英国是脱欧的临门一脚»,«中东研究通讯»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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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是英以关系史上的改善时期,在这一时期,两国军事关系也取得了长足

发展. 发生于１９５８ 年末的百夫长坦克交易是英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对

５０年代中期英国对以立场的巨大背离. 尽管以色列从美国获得了大量武器,包

括以色列十分看好的美式 F４飞机,但以色列仍继续寻求从英国购买坦克. 从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４年间,英国总共卖给以色列 ２５０ 辆百夫长坦克.① “六日战争”
后,在英以关系严重恶化的局势下,英国仍向以色列出售主战坦克.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３年,以色列从英国购买了４００辆百夫长坦克. １９７３年以后,伴随英国在中

东地区影响的进一步下降和英以关系的再次受到冲击,英以关系在双方眼中的

重要 性 开 始 明 显 下 降. 而 且,英 国 在 １９７３ 年 成 功 地 加 入 了 欧 共 体,尤 其 到

１９７６年英国的中东政策逐步纳入欧共体的整体外交框架,丧失了明显独立的对

以政策. 在此之后以色列在英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二者关系渐行

渐远.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欧盟成立以及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英以双方在军

事合作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以色列在英国利奇菲尔德镇设立了

无人机的发动机工厂,该 EliteKL工厂为制造 Hermes无人机的以色列 Elbit
防务公司所属. 此外,据英国«卫报»网站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６日报道,英国政府将向

以色列出售军事装备,这一“史无前例”的行为将使其面临英国高级法院的挑战,
并导致英国与欧盟之间备受争议的出口政策被动摇. 虽然该媒体并没有披露此

次军售的具体数额,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国与欧盟之间就向以色列出口军事武器

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承上文所言,在英国“法理脱欧”之后,以色列众多企业已经做好撤离伦敦的

准备,转而投向德法寻找替代市场. 而英国也绝对不会坐视失去以色列这一市

场. 因此,军火贸易将在英以贸易关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弥补传统商

贸关系逐步冷却造成的损失. 加之处在欧盟体系内的英国,本身就与欧盟在对

以武器出口问题上存在分歧,“脱欧”后的英国将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来处理对以

军贸活动.
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内大量的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呼声同样不可小觑.

伦敦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发言人 EllyHassan宣称,英国政府不但不阻止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实际上还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外交、金融和军事支持. 作

为英国内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穆斯林群体将竭力阻止英国政府对以色列实施

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和军火贸易.

① DavidRodman,“ArmoredBreakthrough:The１９６５AmericanSaleofTankstoIsrael,”Middle
EastReviewofInternationalAffairsJournal,Vol．８,No．２,June２００４,p．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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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脱欧”之后,英国的确在处理英以军事关系上有了更大的独立

性,其将不再受欧盟整体框架的制约,英以之间的军事合作预计将会得到进一步

的发展,两国的军事贸易额也将得到一定的增长;但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国内穆

斯林团体的呼声日渐高涨,并逐渐影响英国内政坛,所以可以预见的是,两国的

军事贸易并不会呈现突飞猛进式的增长,将维持在一个适度增长的趋势之下.

结　语

当前,距离英国“公投脱欧”已有两年. 尽管英国国内“反脱欧”“留欧”浪潮

不断,但特蕾莎􀅰梅政府对待“脱欧”态度强硬,已明确拒绝“二次公投”. 且伴随

着英国与欧盟已经逐步开始进行脱欧的实质性程序,而据说英国政府已经准备

进行“无协议”脱欧,因此英国脱欧将不可逆转. 而在此背景之下的英以关系也

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在经贸活动方面,以色列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将受到冲击,英以之间的

直接贸易量也将减少,由于脱欧所造成了英国与广大欧洲市场的剥离,也间接影

响着以色列广大企业的正常发展与扩张,且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

对双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将持续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 第二,在阿以问题的

立场上,随着英国脱欧,其外交政策不再受欧盟整体外交政策框架所左右,其独

立性日益显现,英国政府在制定其中东政策时,将不得不考虑国内日渐庞大的穆

斯林群体的政治诉求,英国在阿以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将会发生改变,英国的中东

政策也将逐渐偏向巴勒斯坦,朝着不利于以色列方向的发展. 第三,在英国犹太

族裔的安全问题方面,随着英国脱欧,其国内民族政策也将不再受到欧盟民族政

策的牵制,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将对英国国内政坛施加影响,犹太人的地位将可能

受到冲击,犹太人与各少数族群之间的隔阂将愈加深刻,由此引发的社会割裂将

可能愈发严重,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随着民族

主义、“民粹主义”的蔓延,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对英国犹太族裔的安全产生不利

影响. 第四,在两国军事合作方面,英国在处理双边军事关系时将有更大的独立

性,双边军事合作将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综上所述,英国脱欧将会给以色列带来不小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更多的是消

极影响. 按 照 欧 洲 理 事 会 主 席 图 斯 克 的 说 法, 英 国 脱 欧 整 个 流 程 将 持 续

２~７年,所以此次脱欧对英以关系的影响将是渐变式的,不可能产生“断崖”式

的突变. 但从笔者看来,总体趋势是英以关系将朝着消极的一面发展. 从以色

列的角度看,这种影响将对以色列本身带来不小的挑战.


